主人带我来到了一个好象是地下室的地方。进门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厅。主人跟一个什么人打了招呼，然后命令我说：“现在开始脱掉你的衣服。”昨晚，主人告诉我，今天将是我独自表演的日子。因此，我也很激动。等我完全裸露之后，我的脖子上被套上了项圈，皮带被主人牵着，从幕后走上了舞台。
那是一个小小的舞台，一张宽大的椅子，椅子的两边不远处有两根柱子。主人让我坐在椅子上，另一个蒙面的人过来，把我的两腿上套上了两个皮圈，然后分别捆在两根柱子上。柱子分得很开，这样，我也不得不尽量的叉开两腿。而且，捆绑的高度比我的椅子高，因此我实际上是高高的抬起双腿。
主人走到我的两腿中间，用手轻轻的搓着我的春袋，一边说道：“乖，不许哭哦。”我想，一定是什么我没有见过的虐待方式吧。观众席的灯熄灭了，舞台上的聚光灯却准确的照到了我的两腿之间。……另一个戴着黑头套、穿着中世纪那种黑皮背心的人实现了。左手是一个小包裹，不消说，我知道那一定是今晚表演的道具。他走到我的椅子边，调整了一下椅背的角度，让我自己也能清楚的看到发生在我的双腿之间的一切。……那个行刑者大开了包裹。出乎意料，包裹里全是闪闪发光的医疗器械：止血钳、剥离器、手术针，还有就是寒光闪闪的手术刀。他用镊子夹着一块有碘酒的棉球，仔细的擦拭着我的春袋。同时，我惊讶的发现，他竟然戴着医用手套。正当我疑惑时，主持人的声音响起了。……“各位主人以及狗奴，今天是我们野狼俱乐部每月聚会的日子。今天，我高兴的宣布，台上的狗已经得到它的主人的批准，割掉没有用处的蛋，成为一个真正的奴隶。让我们欢呼。”主持人快乐的说道。台下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叫。
然后主人的声音响起了：“今天，之所以只割掉两只狗蛋，是因为狗鞭还有别的用途。现在，让我们的行刑者来演示这个用途。”我的头脑一片空白，虽然我真的很盼望被阉割，也给主人说了很多次，但真的到来时，我还是害怕了。那个行刑者先很仔细的检查了我的双手：我的手被分别绑在了椅子的背上，而且用的是很粗的尼龙绳。我的腿也被两根细铁链和皮圈牢牢的拉在了柱子上。然后行刑者又拿了一根很粗的带子，在我的胸口和腹部绕了两下，在椅子背面打了结。这样，我的全身都完全失去了移动的能力。他拉起我萎缩的JJ，用一个手术钳夹住我的包皮。然后我看见他的手中多了一根银亮的手术针，大概有3毫米粗。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手术针刺穿了我的整个龟头。不，不是刺穿，因为开始他只是刺进了一半。我大声的嚎叫着，希望主人能替我说说情。这时，主持人的声音又响起来了：“下面，我们就要完全穿过这条狗的龟头，然后戴上主人的环标志。”行刑者开始用力的把针往水平方向推进，非常费力，我能够看见鲜血顺着针留下来了。终于，完全穿透了。我象一条被鱼钩吊起的鱼。然后是一个很粗的椭圆形环子。很明显，是那种高级狗链条上的第一环。行刑者非常熟练的一边转者手术针，一边缓慢的退出，同时，另一只手则把那个打开的环子一点点的塞进手术针留下的孔道中。环子比手术针要粗很多，因此我那个新开的孔道无疑在被扩张着，使我想到了第一次被主人插入的感觉……。
这时，我感觉真的在被插入。我低头一看，主人正拿着一个同样闪闪发亮的扩张器，慢慢的扩张着我的菊花门。这不是痛苦，简直是快感，使我暂时忘掉了前面不断的痛苦。……行刑者终于站了起来，我才发现那个狗链条上的环子已经完全穿过了我的龟头。环子很大，比我的JJ还要宽，仿佛一条香肠前端的钩子。一台小型的电焊机被拖了过来。我吓的大声叫喊。主人温柔的说：“不要害怕，不是直接焊你的。”行刑者非常快的拿起焊枪，顿时我的两腿之间耀眼白光闪过。不过很快，电焊机就被拖走了，狗环则非常的烫，让我不断的扭动着，尽管没有用处。然后，我看见，那个环子已经被环合了，仿佛从未打开过一般。主持人大声的说道：“以后，这个环子将被带上皮带，方便这条狗被主人牵着。下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景象了。”台下又是一阵欢呼。而此刻我已经是大汗淋漓了。……行刑者粗暴的用手拽了一下那个环子，仿佛是看看是否结实。让我痛的眼了都下来了。然后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另一根尼龙绳被系在环子上，远远的拉在了墙角的一个绞盘上。
行刑者开始转动绞盘，我的JJ被拉直了，环子则毫不留情的考验着JJ的强度。感觉快被拉掉的时候，停止了，但是也没有松开。紧接着，主持人宣布最庄严的仪式即将开始了。台下的声音已经不是欢呼了，而是一种几乎疯狂的呐喊：“快！快！”行刑者拿出了一把很长的止血钳。这时上来了另一个同样装束的人，大概是他的助手。
助手拿起镊子，用棉球很仔细的擦拭着我的两腿之间，包括刚才的血迹。擦完之后，他拿着一个袋子一下贴在了我的两腿之间。原来是一个冰袋，十分的冷。感觉两腿的肌肉都收紧了，春袋当然也就收缩的象一个巨大的核桃。由于我的JJ被拉在了一边，因此看起来这个红色的大球非常的明显。行刑者走到我的头边，很清晰的问到：“狗奴，你愿意为你的主人付出一切，甚至去掉你的狗蛋吗？”这时，我看见了主人正坐在看台的第一排，满怀期待的看着我。片刻之后，我低声但清楚的说道：“我愿意。”随后我的嘴里被塞进了塞口球。是一个有很多眼的塑料球，用带子绑在我的脑后。助手走上来，要蒙住我的眼睛，只听的我的主人在台下说道：“不，它很勇敢，不需要这个。”我真的很感动主人对我的信任。
古老的音乐声不知道从哪里放出来了。行刑者走到我两腿之间，用左手轻轻的抚摩着我的春袋，非常古怪的感觉。看的出来，他是要把我的两个狗蛋挤到袋子的顶端。终于，他停止了抚摩，用一根很细的带子（我感觉更像是一根细铜丝）在我的春袋根部绕了起来。绕了很多圈，同时一边绕，一边还在收紧，感觉就象要用这根带子把蛋勒下来似的。
终于，他停了下来，然后一下抓起我的春袋展示给观众。那一下真是痛极了，仿佛整个袋子已经给拉下来了。当然，并没有如此。
行刑者用只有我们才听的到声音对我说：“最后看一眼吧。”我努力看去，只看见春袋的根部已经被勒得发红，春袋本身也变成了酱紫色，但皮肤绷得很紧，两个狗蛋的轮廓清晰可见，几乎都要把袋子顶破而出了。我知道，我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音乐停止了。台上台下鸦雀无声。行刑者拿起了手术刀，他的助手则用力抬着我的头部，不让我转过头不去看发生的一切。手术刀在袋子左边最突出的地方轻快的划了一下。我甚至都没有感觉到痛，就感觉到了冰凉的刀锋。被压抑很久狗蛋一下子滑了出来，又缩回去一些。行刑者用两个手指夹住了它，毫不犹豫的拉了出来。青色的蛋后面居然连着一条很粗的黄色东西，行刑者用手指理着他们。我看的见他用两把镊子很小心的把这条黄色东西仔细分开，分成了一条青色的管子和一条血管“然后用刚才准备好的止血钳在最根部的地方夹住了。随即，我感觉到了针刺的痛苦，那是因为行刑者正用手术针在止血钳前面的血管中刺了过去，又绕过那条血管扎紧了，打了一个死结。然后，他把我的狗蛋抓在了手心，使劲捏了两下。我痛苦的叫出来，可惜塞口球挡住了声音。助手走上来，递给他一个很小的一次性注射器，里面是透明的液体。行刑者非常迅速的一下把针头刺进了我的狗蛋，很快的把药液推了进去。主持人的声音又想了起来：”这是对于狗奴最后的快感的奖励。打进去的是很稀的盐酸，不会致命，当然，会有一点点痛“。
这时我简直想冲上去掐主持人的脖子。何止是一点点痛，简直象用火烤一般。这个时候，我真的很希望行刑者能够快些割掉它，可是他却用手反复揉搓着刚才注射的针孔，仿佛要揉碎一般。很快的，我的春袋右边也被割开了一个不长的口子，另一个狗蛋也被拉了出来。另一个注射器拿了上来。“这次注射的是很稀的硫酸。
狗奴能够告诉我们，哪一边更痛呢？”主持人一边说着，一边拿掉了我的塞口球，把话筒递到了我的嘴边。可惜，我实在没有办法分辨来自左右两个狗蛋的痛楚哪个更强烈一些，只是喊出了一句话：“快割掉吧！我受不了了。”“很不错的狗奴！不过按照我们的法律，可不能这么轻易的完成”。主持人大声的宣布。很快我就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我的两个狗蛋被拉到临时搬过来的一张很小的圆桌上，但是比我的坐椅低一些。助手拿来了一个很粗的橡胶棒，我想一定是拿来插入我的。但是我错了。
他用那根橡皮棍在我的狗蛋上反复的碾压起来。每一下，我都怀疑是否会把它们压爆掉。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就在我几乎昏迷过去之后，一下巨痛把我弄醒了。低头一看，行刑者手里的医用剪刀正很轻巧的剪下我的春袋。看来是先挑破了一个口子的，因为那两个狗蛋和后面连着的管子还很好的连接着我的身体，至少现在还在。很快，一个完整的春袋被剪了下来。
鼓点的声音被放了出来。一把小小的医用剪刀用它的尖灵巧的夹住了我的狗蛋后面管子，就在止血钳的后面。行刑者拿掉了止血钳，看来刚才缝的针起到了作用：血管被分成了两段，好象两根香肠连接在一起。“喀嚓”，剪刀合拢了。一个狗蛋滚落了下来，被助手用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盘子接住了。
“这个还要吗？”行刑者问到，不过不像是问我，因为他面向着台下，声音很大。
“要！要！要！”台下疯狂的喊叫声。
这时主人走了上来。行刑者把剪刀夹住了我唯一的那个狗蛋。我的表情一定很绝望。
主人什么也没有说，一下合上了尖刀。“喀嚓”。
最后一个也滚落了下来。
台下欢呼。我却异常的清醒。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奴。没有自己欲望的奴。主人专有的奴。
其实，真正的痛苦并不在那天晚上。之后第一个多月，伤口虽然被精心的处理了，仍然不时带来割裂的疼痛。按照嘱咐，主人非常认真的照顾着我，帮我仔细察看伤口恢复的情况。因此，我觉得还是很幸福的。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还被主人带着去了几次那个俱乐部，观看别人的表演。我才发现，原来施加在我身上的刑法并不是最刺激的。当然，我后来又登台表演了一次。
黑帮大哥豹哥的吧场里新进了一位刚刚退役名叫阿猛的年青人。专门负责吧台调酒招呼客人的工作。阿猛不但有着偶像般俊帅深邃的脸庞和黝黑阳光的肤色。身材亦是高大健壮。十足标准运动员体格。模样帅气迷人。个性活泼外向又相当随和。进到店里没多久马上就累积了不少人气。然而阿猛出色的阳光外型却剧烈燃起豹哥内心一股强大的变态欲念。他长久以来一直想在身边豢养一只狗。事实上豹哥要的并不是真的狗。而是个人。一个像狗一般低贱的奴才。他想尝试做主人的威风。不是做大哥的神气。而是古代帝皇的至上尊荣。而独享尊荣的一项特权即是褫夺身旁男子的性爱能力。使其雄风永久不再。终身带着被阉割过的身体忠心地服侍皇帝。阿猛成了豹哥的目标。是他心中最佳的人选。于是豹哥利用吧场歇业重新装潢一个月的时机。找了阿猛到住所喝酒。阿猛不疑有它理所当然欣然赴会。才三杯黄汤下肚。阿猛不一会儿就感到头昏目眩全身无力。原来酒里早被掺了迷药。这时出现两个壮汉左右两边架着阿猛。将他全身衣裤瞬间剥个精光。阿猛勤奋健身所换来壮硕发达的胸肌及块状分明的结实腹肌就这样在众黑帮兄弟前一览无遗。阿猛接着被架到了床上。手脚被紧紧地捆绑在桌台上。豹哥在炉火中烧着一把弯月形短柄镰刀。在旁的小弟拿起一条细麻绳﹐仔细地紧紧系在阿猛整副赤红粗大鸡巴的根部。这时两个壮汉﹐一边一个﹐用尽力气地按住阿猛的狗公腰及双腿。豹哥举起了刀喝斥一声中倏然手起刀落。阿猛惨烈地嚎叫。他那雄性的象征早已血淋淋地和他年轻阳刚的身体分了家。一名正值血性方刚的弱冠青年经过这命运性的一刀之后成了没把的太监。不同的是阿猛今后要服侍的不是皇帝而是黑帮老大。豹哥享受了帝王之尊。还狠狠地肏了仅属于他一人的阉奴。
